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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多次搬家，在我的書架上，《十老詩選》始終
擺放於顯著位置，常常翻閱。這本紙張已發黃的詩
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79年2月出版，第一次印
刷即達30萬冊。早在1962年，這本詩集就在董必武
指導下㠥手編選，但在十年「文革」中被冷凍，十
七年後問世，編入本書的作者——十位老革命家，
均已羽化登仙。他們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詩歌合集
出版，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我多次誦讀十老的詩歌，深感《十老詩選》是一

本正氣浩然、境界高尚、藝術精湛、歷久彌新的扛
鼎之作，遠遠超越了近些年來印製流布的大量平庸
詩冊。十老，是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
命與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十位立場堅定、無私
無畏，全心全意把自己的一生，無條件地獻給中華
民族解放和建設事業的忠誠革命家。他們是：朱
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
續範亭、李木庵、熊瑾玎、錢來蘇。都是中國共產
黨內外公認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優秀戰士、人民公
僕。
讀《十老詩選》的最強烈感受，是十位老人堅定

不移的崇高信仰和堅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在革命戰
爭年代，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都是提㠥腦袋自
覺參加戰鬥的，隨時準備流血犧牲。他們如此義無
反顧，就因為堅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真
理，為解放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而革命、而戰鬥、
而犧牲，是自己的神聖職責。「偉業喜承十月先」
（林伯渠）「十月傳來炮一聲」（吳玉章），他們都清
楚，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
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則是直接引導中國革命邁
向勝利的科學指針。續範亭稱讚毛澤東：「領袖群
倫不自高，靜如處子動英豪。先生品質難為喻，萬
古雲霄一羽毛。」正是有了這種信念和意志，十老
在艱苦卓絕的險厄境遇中不屈不撓地戰鬥前行，從
未動搖，從不後退。「波濤殊險惡，意志卻堅貞」
「要從艱苦裡，改造舊乾坤」（熊瑾玎）「寄語世人休
畏險，腳跟立定誰能撓」（李木庵），十老的出身並
不相同，有的是從舊軍人、舊文人轉變到共產黨的
隊伍中來，一旦認定真理，就無私無畏地貢獻一

生。
朱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還以

年邁之身親歷兩萬五千里長征，表現了無往而不勝
的英雄氣概。他們不僅用詩，而且用實際的革命行
動，彰顯了「浩氣海可吞，貞節金難買」「要將涓
滴獻，助彼海天波」（謝覺哉）的共產主義忠誠戰
士的高標偉格。
讀《十老詩選》，我們深深地被他們全心全意為

人民服務的完全、徹底精神所感動。他們懂得「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董必武），革命的最終目
的，是讓受盡剝削壓迫的所有人民大眾過上衣食無
憂、安居樂業的共同富裕生活。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一個心眼地為人民

大眾服務。「願與人民同患難，誓拚熱血固神州」
（朱德），朱德在60歲生日時（1946年），想的不是自
己健康長壽，而是邊區百姓的幸福安康。他賦詩
云：「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僕不見官。陝北齊
聲歌解放，豐衣足食萬家歡。」一句「只見公僕不
見官」，把優秀共產黨人鞠躬盡瘁為人民、心甘情
願作奉獻的公僕本色，描繪得多麼形象生動、真實
可信。正是這種崇高無私的公僕精神，獲得了全國
人民的衷心愛戴與信任，才能團結起全國民眾，不
僅創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而且建設起日新
月異的新社會。「群力誰能禦？齊心石可穿。不甘
窮與白，只願實而堅。」（董必武）「發揚力與智，
消弭白和窮」（謝覺哉），十老們用自己的詩句作
證，他們一生追求的是祖國的富強和人民的阜康，
這種胸襟與氣度，永遠值得我們師承與弘揚。
讀《十老詩選》，我們還感受到一股感天動地的

浩蕩正氣，一種處世做人的高尚道德節操。十老都
是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本可以享清福、得厚祿，
但他們終身清正廉潔、艱苦樸素，痛恨腐敗貪婪，
位高權重時仍嚴以律己，堪稱萬世師表。
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師，但從不自恃特殊、居功

自傲，反而一生謹慎、清貧度日。他表示：「半截
粉條猶愛惜，公家物件總宜珍」，七十壽誕時，一
再敬告祝壽人「請勿事鋪張，瓜果代雞豚，清茶代
酒漿，題字代壽聯」，他認為這種儉樸作風「不落
舊窠臼，吾黨破天荒」。
這種優良的革命傳統和作風，正是共產黨人戰勝

敵人的重要法寶。「勤勞無逸能興國，士馬歡騰敵
膽寒」（錢來蘇），就是這個道理。錢來蘇還指出：
「仁政生財生者眾，暴君斂貨斂無時」「銷兵只有仁
師勝，憲法仍防大盜藏」，殷切希望施仁政讓百姓
共富，用法律把貪盜治罪，這些寫於上世紀四十年
代後期的詩句，今天讀來仍有現實警示意義。
《十老詩選》是一本長久閃爍㠥正義之光、無私

之光、德善之光的好書，今天讀來，依舊為十老詩
句裡洋溢的崇高精神情操所感動，因為他們不僅用
詩篇，而且用行動實踐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的中華先賢遺訓，表明了真正共產黨
人為世界大同奮鬥的堅定理想、信念與道德操守。
「只有精忠能報國，更無樂土可為家」（董必武）「竊
恐民氣摧殘盡，願把身驅易自由」（續範亭）「新生
舊死原真理，更決民心孰去留」（錢來蘇），形象地
指明民心的向背是成敗的關鍵，愛國為民才是真正
共產黨人的本色。這些對人民大眾飽含深情的詩
句，今天還在激勵我們學習繼承老一輩優秀共產黨
人的遺志，為中華崛起、全國人民幸福安康，而做
一個全心全意為大眾服務的清廉公正的人民公僕。
我衷心希望今天更多的年輕人，都來讀一讀這本

依舊青春澎湃的優秀詩集。

山東曲阜的孔府又稱「衍聖公
府」，是孔子的嫡系長子、長孫世代
居住的府第，素有「天下第一家」
之稱，也是最具東方文化傳統的
「詩禮之家」。由孔府歷代名廚精心
創製、逐漸形成的「孔府菜」，是中
國著名的官府菜之一，也是中國飲
食餚饌中的極品之作。它不但風味
獨具，而且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
尤其「詩禮銀杏」等傳統名菜，既
是美味，又是「美文」，詩禮相諧，
含義深遠，可謂典型的「詩禮菜」。

「詩禮銀杏」傳家風
「詩禮銀杏」是孔府宴會用的名

菜之一。它的寓意，來自孔子教子
的故事。據《孔府檔案》記載：孔子為了教
子學詩習禮，曾對兒子孔鯉說：「不學詩，
無以言；不學禮，無以主。」此後這教誨便
成了傳世經典，孔子的後裔也自稱生於「詩
禮之家」。
至宋代，五十三代衍聖公孔治又在孔廟內

建了一座「詩禮堂」以作紀念，並在堂前栽
了兩棵銀杏樹。
「詩禮銀杏」這道菜的主料銀杏，就取自

「詩禮堂」院內的銀杏樹。這兩棵樹雖歷經千
年滄桑，至今仍枝繁葉茂，蒼勁挺拔。特別
是那棵雌銀杏，蓊蓊鬱郁，濃蔭半院，年年
果實纍纍。而這些果實也不同尋常，不但胖
大飽滿，而且香甘異常。孔府的廚師將樹上
的銀杏摘下，趁鮮去除外殼及果內脂皮，將
果仁放入開水鍋中汆過，除去異味，放入白
糖、蜂蜜調製的湯液中，煨至酥爛時盛在盤
中，謂之「蜜臘銀杏」。當這道菜端到宴席上
時，菜呈琥珀色，口感酥軟香甜，鮮美異
常，且有開胃健脾、醒神明目等功效，很受
賓客歡迎。但第七十五代「衍聖公」孔祥珂
卻對此菜不甚滿意。他認為菜的味道雖好，
但菜名卻帶淺陋。經了解，銀杏取自孔子
「詩禮庭訓」故地，於是便改名為「詩禮銀
杏」。此名一改，便寓意大增，既可藉以紀念
先祖「詩禮垂訓」，又可借銀杏長生不老之意
表達孔子家族「詩禮傳家」的世代不衰，這
道菜也因此名聲大振。

「陽關三疊」送別清
「陽關三疊」又名「三層雞塔」、「九層雞

塔」，也是孔府菜中的名菜。它是將雞脯肉砸
成肉泥，加入蛋黃、精鹽、味精、料酒、㡡
椒等作料，再用嫩白菜葉分隔疊為三層，放
進油鍋炸而食之。這道菜色澤金黃，吃起來
外酥裡嫩，鮮香適口，一般多用於餞行宴
會，以此表達主人的送別之情，預祝客人旅
途順利。它的菜名和寓意，都源自唐代大詩
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詩：「渭城朝雨
浥輕塵，客舍清清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詩後入樂府，廣

為傳誦，成為送別的名曲，謂之「陽關三
疊」。此菜還有一種做法是，精選蝦肉、魚
肉、雞肉配以海帶，疊為三層，形成三種顏
色，即所謂「陽關三疊」。而這三種顏色即代
表「三戒」，其意出自孔子在《論語．季氏》
中說的話：「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御筆猴頭」帝王墨
「御筆猴頭」是孔府廚師選用「八珍」之

一的名貴原料猴頭蘑為主料，配以雞茸等製
成毛筆形狀，經清蒸後而成的菜品，它也是
孔府的傳統宴席名菜。孔府滿漢大宴中，最
精彩的菜品有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二十四
珍，而「御筆猴頭」就是上八珍中的一珍。
「御筆猴頭」造型奇特形象，寓意深刻。

所謂「御筆」，即古代皇帝批閱公文所用的
筆，歷史上也稱皇帝墨跡為御筆。由於孔家
的特殊地位，孔府、孔廟、孔林內保存了數
量眾多的歷代皇帝所賜的筆墨真跡。以「御
筆猴頭」來喻示這些帝王御筆，既能顯示孔
府的收藏宏富，亦可提升「詩禮之家」的社
會地位。

「帶子上朝」顯殊榮
「帶子上朝」又名「百子肉」，是一道反映

衍聖公府特定門第的典型菜。清光緒二十年
（1894）慈禧過60歲生日時，七十六代衍聖公
孔令貽攜妻陶氏隨其母帶彭夫人進京為慈禧
祝壽。當他們返回曲阜時，族長特地設宴接
風。內廚為討好衍聖公，以五花豬肉、蓮子
等製作了一道名菜，取名「帶子上朝」，其義
是頌揚孔氏家族自明代就有的攜子面君的殊
榮。此菜功於火候，肉香與蓮子的清香融為
一體，酥軟香甜，爛而不糜，肥而不膩，入
口則化，故深受人們歡迎。
「帶子上朝」的另一種做法是用一隻鴨子

帶一隻鴿子，炸製蒸煮後，一大一小放於盤
中，澆上湯汁而成。這也是宴席上的一道大
件菜，其寓意更加形象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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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夠
看
到
筋
骨
就
已
經
算
是
很
好
的
了
，
雖
然
有
人
自
稱

已
經
洞
察
五
臟
，
實
際
上
還
沒
看
到
筋
骨
。
可
是
我
一

眼
就
能
看
透
書
中
梗
概
，
此
乃
天
幸
之
一
。
另
外
上
天

還
賜
給
我
一
個
好
膽
子
，
敢
於
懷
疑
古
人
推
崇
的
聖

賢
，
認
為
其
中
多
為
虛
假
迂
腐
之
輩
；
古
人
所
鄙
棄
唾

罵
的
，
我
則
認
為
大
多
是
國
家
的
棟
樑
之
材
。
我
的
大

膽
，
使
我
有
㠥
自
己
的
價
值
體
系
，
是
非
觀
與
昔
人
截

然
相
反
，
此
乃
天
幸
之
二
。
正
是
因
為
有
這
些
上
天
賜

予
的
稟
賦
，
我
雖
然
年
紀
大
了
，
但
仍
然
老
而
好
學
。

李
贄
的
愈
老
愈
學
，
源
於
一
種
不
斷
完
善
自
我
的
人

生
態
度
。
因
為
﹁
活
到
老
、
學
到
老
﹂
倡
導
的
不
止
是

勤
勉
不
懈
的
學
習
精
神
，
更
是
一
種
人
生
的
充
實
和
豐

富
。

■
青
　
絲

愈
老
愈
學

有些書是值
得 一 讀 再 讀
的。比如中國
古典小說四大
名著，時不時
拿來翻翻，往
往會從中得到
意外的啟發。
對於寫作人來
說，重讀經典
還 有 一 大 好
處，那就是，
即便是一些看
去与自己的專
業或寫作題材

毫無關係的經典，再讀之中，往往也會讓那發生
梗阻的大腦為之一震，於是筋通脈順。
不久前重讀黃公度《人境廬詩草》，遂有此感。
黃公度諱遵憲，乃清末三大思想家之一，而

《人境廬詩草》為其嘔心嚦血之作，去世前不久
乃公曾嘆曰：「平生懷抱， 一事無成，惟古近
體詩能自立耳。」其實，在黃公度短短五十九年
生命中，於國於民，於個人事業，皆卓有建樹。
從二十歲任清政府日本使館參贊起，他歷任駐美
國、新加坡、德國外交公使，參与許多重大歷史
事件的交涉談判。是一時無兩的外交奇才。所著
《日本國志》，是國內第一本日本史，早在十九世
紀末，便「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
受其衝者為吾中國」（梁啟超語），然而這些成就
都被他自己以「一事無成」勾銷，可見他對自己
詩作的特別看重。
《人境廬詩草》當然是一本文學作品，但它最

了不起的成就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而是史學与思
想史意義上的。它不以音律詞藻取勝，不以妙言
佳句傳世，其所獨具之價值，在於它「詩史」的
內涵和先知先覺的思想光芒，康有為評之為「上
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民生」，其實只言及了
它的思想境界，梁啟超言其「能鎔鑄新理想以入
舊風格」或稍稍道出了它的詩史價值。

其實為文也好， 為詩也好，揭發時弊，臧否
人物，都不是最難，只要具有常人的知識思維即
可；但能從時弊異象之中，有所思有所慮，揭示
表面事件下面的深層意義，鑒往知來，才是大師
風範。《人境廬詩草》六百餘詩作中，有此等見
識者十之七八。前日我所翻讀的一首〈三哀
詩〉，即其中之一。
〈三哀詩〉所為之悲歌的三君子，皆為庚子義

和團之亂死難之士，即： 時為京官的袁昶，為
縣官的吳德潚，以及民間義士唐才常。
袁昶和唐才常之死，我從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略有所聞，在范著中， 袁昶是反對義和團運動
的「帝國主義精幹奴才」，死有餘辜；而唐才常
則是跟人民群眾反帝革命運動對㠥幹、因而死了
活該的改良主義分子。在黃公度〈三哀詩〉中，
二人的形象正相反，袁昶是「知公真名士，不獨
善文藝，未知比干心，竟為直諫碎。」，是因直
諫而死的大忠臣。在滿朝文武皆唯唯諾諾附和慈
禧鼓動暴民殺洋滅教的荒誕策時，袁昶挺身而
出，冒死上書。雖落得一個「螳臂擋車」的下
場，但其「國家有妖孽，尤貴養正氣」的精神浩
然長存。至於唐才常，更是飛蛾撲火的典型。身
為戌戊七君子的他，剛逃過了菜市口被戳的一
劫，在「人人空拳張」「家家白蓮花」的義和團
風潮裡， 又跳出來奔走呼籲，欲以匹夫之力，
救國救民。但他的犧牲換來了甚麼呢？「君聽人
間謠，處處歌堂堂。」黃遵憲好像先知先覺到了
五十年後范著中對袁唐之士子的侮罵与嘲弄。人
民是虛擬的，興論是勢利的，而滾滾而動的歷史
車輪，也並非總是向前。　
范著放過了吳德潚，對之不置一詞。許是因為

吳的官職太小，只一縣吏而已，不值一哂。然
而，作為詩人思想家的黃公度，眼光卻超越了世
俗与功利。三哀詩之二《吳季清明府》，是三哀
詩中份量最重的一首。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特
別提出這一首評說，嘆曰：
達縣吳季清先生德潚。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

變。為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与不識。莫不痛
心。天之報施善人。真其誣也。

季清先生官雖小，卻以「至德純孝，學識魄力
迴絕流俗」而名世。特別是教子有方，三個儿子
皆有過人之才。長子吳鐵樵，是梁啟超和譚嗣同
的莫逆之交，不幸早死，譚「哭之慟。」還即時
為他寫了一篇傳記刊載在《時務報》上。最小的
儿子吳以東，死難時才十一歲，卻已「日讀書盡
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文。兼學英法文字。」譚
號之為「舍利佛」，曾對梁感嘆道：「三吳，蜀
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
就是這樣的一家人，卻在庚子之亂中遭滿門抄

斬，主僕四十餘人，雖婦孺未能倖免。以我們所
受的歷史教育來看，凡在人民群眾運動中被革命
群眾打死者，都是壞人，或反革命，或壞分子，
或土豪劣紳，或貪官污吏， 但在吳家慘案中，
情況恰巧相反。當時很多文獻記載了這一慘案，
其中以林紓〈記西安縣知縣吳公德潚全家被難事〉
最為翔實。述說了慘案的來龍去脈。原來，清末
官場腐朽，西安自然未能免俗，十官倒有九貪。
吳德潚卻是其中一個異數，不僅為官清廉，還常
常「不徇私請，以阿其上」，對那班貪官污吏及
他們所庇護的土豪劣紳簿責有之，舉報有之，早
就讓那些傢伙恨得牙癢癢，「磨刀咸欲殺」必欲
除之而後快。義和團之亂一起，正好趁了他們的
便，於是上下煽風點火， 挑起暴民對其圍攻殺
戳，拔去了這根肉中刺。
可嘆可感的是，暴民們殺了吳之後， 在他家

裡搜出了康有為給吳的信，於是「監司大喜，以
為通賊情真，誅之有名」。吳家二子本來逃脫，
送到官府後卻被官府所殺。三哀詩備述這一慘案
經過之後，嘆曰：
「以君知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

幻如泡沫，佛力尚有盡，何況生死滅。將頭臨刃
時，定知不驚怛。」
《飲冰室詩話》引此節並評曰：「讀此亦可以

略窺先生之學矣！」
意思是這一段足可證黃公思想境界的高超。梁

公為何如此說呢？我的理解是：
一．黃公此處暗示清末政治腐朽一至於此，

天理難容，佛力不逮，沒得救了。但他身處白色
恐怖的清末，這種話自是不可明說， 只好以這
些隱約之詞暗示；
二．佛理講究心靈修為， 心安則理得，理得

則處變不驚，所以真君子生亦好死亦好，但求無
愧於心，不必考慮世議俗論。
身為寫作人，我還有一層感嘆：可惜我不擅寫

歷史小說，不然，這是個多麼好的歷史小說題材
呀！

亂世真君子
——讀《人境廬詩草》偶記之一

■王　璞

■《人境廬詩草》 網上圖片

■「詩禮銀杏」是孔府宴會用的名菜之一。 網上圖片

■《十老詩選》 網上圖片


